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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蕨，这个已在南京消失
35年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居

然被专家偶然发现了。但令专
家十分担忧的是，七里河湿地
中这株独苗，却遭遇了杂草包
围圈，生死未卜。昨天，记者从
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获
悉，在下个月专家组将再赴七
里河湿地，探寻水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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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京师范大学生科

院的植物专家们划着小船在
江浦七里河湿地的一处夹江
中进行水生植物调查。突然一
簇水草引发了专家们的兴趣，
水草通体透绿，在柔波中轻轻
摇摆。放在放大镜下观察叶脉
纹理、仔细查看孢子的位置。

嫩芽上长着茸毛，叶面上的孢
子如一排棕色的虫卵。这样的
特征给已经疲倦的专家们带
来了惊喜：这是水蕨，国家二
级保护植物！

南京农业大学的专家曾
经对江苏省珍稀濒危保护植

物分布进行调查，参与调查的
郝日明教授告诉记者，南京已
经整整35年没有看见过这个
植物了，这是一种对水环境要

求很高的植物，根据文献记
载，南京最早发现水蕨的时间
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到了上
个世纪七十年代，植物学家在
太湖边上的水稻田里发现了
一簇水蕨。随后一直未见其在
江苏的自然分布。

专家表示，七里河湿地极
有可能是水蕨在江苏省的唯
一一个分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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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调查的南京师范大
学生科院教授王国祥深深地

为这株“独苗”水蕨的命运感
到担忧，他告诉记者，水蕨的
生存状况不是很好，在它的身
边有一群杂草包围着，与一些
入侵外来物种争夺养分。但
是，水蕨是蕨类中的贵族，最
喜欢的生长环境是水稻田，对

环境的要求极高，所生长的水
体必须非常清洁并且没有化
肥的侵蚀，否则便会死去。在
剧烈的城市化进程中，这种高
贵的生存方式正使它们变得
日益稀少。专家们表示：“这
里的水一旦被污染，它们马上

就会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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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距离发现水蕨有一

段时间了，南京师范大学的专
家准备下个月再去水蕨出现
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王国祥
教授告诉记者，这唯一的一株
水蕨目前“生死未卜”。专家
说，目前七里河湿地中围网养
鱼的现象十分严重，专家组很

担忧长此下去势必导致生态
环境破碎或片断化，最终导致
物种灭绝。如果这株独苗水蕨
也未能幸存的话，那么江苏地
区就再也看不到水蕨的踪迹
了。 678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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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军在考场上一坐下，考

官们都忍不住笑了。肖军长得
圆头圆脑，还没张口，眼睛就

笑吟吟地眯成了弯月，活脱脱
一个无锡大阿福。
“考官好，我是肖军”肖军

慢吞吞地自我介绍说。随后他
从家庭到学业、到殡葬事业的

前景，肖军洋洋洒洒地讲了一
大通：“我选择这个行业是因
为这是一个神圣的行业……我
的优点是吃苦耐劳，勤学苦
干。”也许是语速慢，又总是
眯着眼微笑，乍一看，似乎很
老成的样子。

等考官提问题时，肖军开
始紧张起来：“请问考官，我
有考虑的时间吗？”

考官们笑着告诉肖军，只
是随便聊聊，不需要准备。肖
军显得很不习惯，但他依旧眯
着眼睛，从家庭开始谈起。再

问一个问题。肖军又是从家庭
开始谈起。

怎么听都觉得几个回答
似曾相识，肖军自己先招了。
之前详尽的自我介绍是早就
准备好的。“没想到会有即兴
回答问题，情急之下就把背诵

的东西随意拿出来用了。我的
确有点紧张。”他声音有些低
沉，额头上密密地渗出了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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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的不止是肖军一个，

来应聘会计的小江在面试现
场上也显得很激动。尽管在大
学里当过很多年的团支部书
记，面对考官他的声音还是有
些发抖。很多次，不得不停下

来，摸摸脸和鼻子，甚至偷偷
地深呼吸。

小江本科毕业于南京审
计学院。现在在一家大公司任
职。来应聘殡仪馆的会计岗位
时，小江做了很认真的考虑。他
说，自己从没想过会来殡仪馆
学习，但为了求发展，他还是下
定决心来这里试试。“我应聘

会计，我觉得这里对我而言也
许更有利于我的职业规划。”
有很明确的职业目标，小江对
这份工作的期望值很高。

对于小江的抉择，小江的
女友和家人也能理解。所以小
江觉得自己相对而言也放得

比较开。即便如此，考官们咄
咄逼人的问题还是让小江几
度卡了壳。
“因为殡仪馆要改名为

安德园，所以会有市民过来要
求把名字改回去。你现在就当
自己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现

在来劝服我。”考官说。
“嗯，首先，当然这是思

想上的问题。”因为紧张，小
江有些吞吞吐吐。
“不要讲大道理，你直接来

劝服我就好了。”考官继续说。
“这个，先生，我觉得首

先 你 不 能 有 这 样 的 想 法
……”小江边想边说，脸都急
得有点发白：“你看，你来到
这里，第一感觉也许这里像个
花园一样。所以……”他停停
顿顿讲了五六分钟。看斜对过
的崔馆点了点头，他才稍稍安

心，继续说起来。
小江的面试足有十分钟。

出考场后，他才觉得手心有点
湿。一小会儿工夫，手心都渗
出了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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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场的众多女应聘

者中，南京女孩小柳看起来
显得尤为镇定。
“我今天来是寻梦来

的。我想当一名遗体美容
师。”考场上，小柳干脆地
把决心一表，连考官们都诧
异了。眼前这个可爱女孩实

在很难和“遗体美容师”这
个职业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选择做遗体美

容呢？”考官问。“你知道，这
个职业很可能会接触到高度
腐烂的尸体。你不害怕吗？”
“有一点点怕。可这个

职业，我心底已经梦想了很
多年了。我不愿放弃这个梦
想。”小柳很坦然：“我没接
触过这个行业，但我是真的
热爱向往遗体美容。这个选
择，或许和我喜欢安静有
关。”见考官们还没反应过

来，她接着说：“我觉得只要
让我适应一段时间，我完全
可以胜任这份工作。”如此
坚定地表态，反而把考官们
都镇住了。

今年25岁的小柳现在在
银行工作。当初是姐姐看到报

纸上的招聘信息通知她的。
“家里人都知道我对这个行
业很向往。前些天，姐姐一早
打电话给我：‘小柳，南京殡
仪馆招人了。我觉得这个职位
是为你量身定做的。要不要去
试试？’我说，‘当然去！’。”

这个消息让小柳很兴
奋，她急忙通知了和自己志
同道合的好友张扬。通过笔
试，两人双双进入了面试。
在面试等候区见到小柳的
好友张扬时，记者有点诧
异：眼前这个略显单薄的清

秀女孩竟然和小柳有着一
样的梦想。尽管这个梦想，

在一般人眼里看起来有些
“疯狂”，两个人都不在乎。

张扬现在是一家酒吧的经
理，穿着打扮都十分新潮。
说起这份职业，她的眼里似
乎发出光来：“真的很向往
这个职业，只要有机会，我
愿意放弃现在的工作。”

据说，选择遗体美容这

个行当并非两人的突发奇
想也非刻意寻求刺激。从一
开始听说这个职业开始，她
就对这个行业产生了好奇。
四年前，她和小柳开始准备
学习遗体美容。遗憾的是，
南京并没有开设此类培训

班的地方。无奈之下，两人
开始在网络上发帖求助。

后来，一位法医联系了
她们。“当时他要我们说个
可以说服他的理由。我说，
‘我们喜欢安静。’也许觉得
我们很真诚，他便同意了。”

那名军医随后成了两名女孩
的师傅。后来，两人一起去他
那里看过遗体解剖，也帮忙
制作过人体标本。“把心放
开就无所谓恐惧。反而坚定
了我们的决心。”为了证明
自己不怕，她还给考官举了

一个例子：“有一次，我看到
一个人被车撞飞了，脑壳一
块一块，脑浆洒了一地
……”小女子讲这番话时，
脸上没有一丝恐慌表情。

听说殡仪馆的本次招
聘并无招收遗体美容师的

计划，从考场出来后，两名
女孩有些忐忑：“不招遗体
美容师怎么办？要不，能不
能先做引导员，到时可以申
请调换岗位？也许有机会去
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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娇小、可人，王悦给人的

第一印象，十分讨喜。有一位

主考官一眼就认出了她，并
与她亲切打起了招呼。原来，
王悦错过了招聘会，她临时

投简历的，并叮嘱说：“你看
看我的简历，保证不会让你
们失望！”其实，王悦的简历
并无过人之处，她这么说，只
是希望得到一次机会。

王悦父母都在事业单

位工作，家境不错，从小到
大，父母都视这个独生女儿
为掌上明珠。一听说女儿大
学毕业，就要在殡仪馆找工
作，而且还是一线引导员，
妈妈跳了起来：“这个地方
有点怕人呀，你能承受得了

吗？”妈妈的话，未打消她
的念头，反而激发了她的斗
志，她说：“我就是要挑战
自我。”

在得知妈妈没有阻拦
她之后，主考官又问：“你有
没有男朋友，他知不知道你

来殡仪馆工作？”“他知道。
而且十分支持我。”她说，男
朋友和她个性一样，大大咧
咧，是一个不讲忌讳的人。
目前最难过的，是男朋友的
父母那一关，来面试之前，
她只告诉他们：“我应聘去

民政部门工作。”
她还做好了最坏的打

算，万一男友以后嫌弃她这
份工作，她宁可“休”了他。
在爱情与事业面前，她决定
选择后者。

王佳嘉毕业于南京工

程学院，目前在一家外贸公
司工作，月收入2000多元。
不过，拥有一份令人羡慕职
业的她，却争抢起殡仪馆这
个“饭碗”。主考官不明白：
“你看中这份工作什么
呢？”“女孩子工资不一定

要很高，但是一定要稳定，
我看中的就是这份职业的
稳定性。”“以后，让你直接
进后场，接触死者，你怕不
怕？”主考官问。她轻松回
答：“怕就不会来了。”“来
了之后，对象很难找呀！”主

考官故意一声叹息。“这没
什么好担心的，他想要我的
人，必须接受我的工作。”她
回答得斩钉截铁。

看到这两名女子的坚
强决心，主考官之一———南
京市殡葬管理处党总支书
记汪建华点了点头，说：“我

对今天的面试很满意，现在
的年轻人，越来越理解我们
这个行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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